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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隨經綸大笑了起
來，公佈真相： 「真是一對鶼鰈情深的夫
妻，讓在下開了眼界。這祇是在下試驗兩
位的感情，還請多多包涵啊！非凡，我巳
事先給你服下解藥了，所以你體內毒早就
解了，祇是會難過一下子而已。而嫂夫人
也吃下了天香丸，現在身子好得很，沒問
題的，開個小小玩笑，別介意啊。」計謀
成功，他得意地笑彎了眉。

「隨經綸！」霍非凡氣得脹紅臉大
吼。事不關己則矣，關己則亂，若在平
時，隨經綸絕對騙不了他，祇是凌靚兒太
重要了，才會讓他亂了方寸被整。這個可
惡的傢伙！

看到霍非凡動怒了，隨經綸乾笑幾聲
忙站起。他明白霍非凡的內力高深，一會
他就沒事了，自己要趕快離開，否則等會
有事的會是他。

「非凡，下月十五在步如飛的賊窩聚
會，別忘了哦。在下尚有要事，先走一步
了，告辭！」向霍非凡夫婦拱拱手，隨經
綸腳底抹油，趕快溜之大吉。

「我不會放過你！」
隨經綸到了門外還可以聽到霍非凡的

吼聲，他掛著笑容加快腳步離開。
「夫君！」凌靚兒又著抱著霍非凡大

哭，不過次這次是喜極而泣。
霍非凡抱緊凌靚兒，著撫著她的背脊

安慰。
「沒事了，一切都沒了事了，別哭，別哭

……」他腹中的絞痛也在逐漸逐漸漸逐漸
減輕中。

凌靚兒受驚不輕，哭了許久才慢慢停
下。和丈夫四目相望，真有恍如隔世的感
覺。

霍非凡輕撫裹著布巾的頸項，眼裡滿
是心疼憐惜。

「靚兒，你怎麼這麼傻？以後絕對不
可以再拿性命亂來，我不能再受一次這樣
的打擊了，知道嗎？」凌靚兒點點頭，偎

緊丈夫低聲道歉。
「靚兒明白，讓

夫君擔心了，對不
起！」

「別說對不起，
否則我的心會更痛。
我愛你，靚兒，老天
憐見，我可以親口對
你說出我愛你，寶
貝！」差點陰陽相隔
的痛苦經驗讓霍非凡
不再隱藏真心，失而
復得也讓他更加的深
愛凌靚兒。感謝老
天，苦難終是過了！

「夫君！」凌靚
兒的眼睛又盈滿淚
水，心情激動又甜
蜜。她主動吻上了丈
夫，用她全部的熱
情，藉著最親密的接觸來表現她的愛。

霍非凡的反應當然不會太客氣，這對
陷入狂野擁吻的夫妻根本忘了還有個人站
在一旁。

陳大夫躡手躡腳地輕輕離開房間。他
為莊主高興、為九夫人歡喜，更為了自己
剛看了場好戲而偷笑。但他知道這件事絕
不可以說出去，若讓莊主想起他在旁看到
了一切，他的日子就難過了。

不過，他首先還是要將好消息快快公
佈，讓大家都分享這分快樂。

房中濃情繾綣，難捨難分，窗外本是
陰雨不斷的天氣也放晴了。

一切都雨過天晴了，真好！
尾聲
「想什麼？」

如今，每回的激情過後，霍非凡不再
倒頭就睡，他總會再和愛妾纏綿親愛一
番，這成了他最喜歡的事情之一。

（八十一）

當她站在左右對開的房門前時，金田一耕助
忍不住回頭對後面跟上來的大道寺欣造說：

「大道寺先生，你知道這個房間嗎？」
「當然知道啦！」

大道寺欣造輕咳一聲，然後清清嗓子說：
「唉！我真是做夢也想不到這裡竟然會藏著

這麼一個可怕的秘密。當初我一直以為琴繪祇是
想要完整地保留對智子親生父親的回憶罷了。
」

「對了，神尾老師，琴繪女士為什麼一直保
留著命案現場？」

「這是因為自從發生那件慘案以來，琴繪小
姐便不斷地責怪自己。她故意保留這個房間來提
醒自己犯下的錯，所以琴繪小姐死後，大家也祇
好依照她的遺言，保留了這個房間原來的樣子。
我想琴繪小姐即使在死後，也一直不斷地苛資自
己吧！」

「琴繪女士是什麼時候鎖上這個房間的？
」

「在命案發生後，我便立刻將門上鎖了。
」

「那麼，琴繪女士經常進出這個房間嗎？
」

「不，她通常祇是站在門外哭泣。」
金田一耕助搔搔腦袋，一句話也沒說，眼中

卻閃閃發光。
這時智子已經拿來埋在山茶樹根下的鑰

匙。
「讓各位久等了，因為我把鑰匙埋得深了一

點。」
金田一耕助仔細一瞧，祇見鑰匙上果然還沾著泥土。智子用手

絹將鑰匙擦乾淨之後，便交給金田一耕助。
「金田一先生。」

她的語氣中充滿了拜託之意。
「希望你調查這間房子之後，能減輕我母親的罪孽。」

金田一耕助把雙手放在智子的肩上。
「智子小姐，這件事我沒有辦法給你保證。不過，如果我可以

在這間屋子裡找到某樣東西的話，那麼殺你父親的人就有可能不是
你母親。祇是這必須靠運氣，畢竟那已經是許多年前的往事，想要
找出有力的證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沒有關係，即使祇有萬分之一的可能性也好。不過，要是您
沒有找到想找的東西的話……」

「那就祇好請你想開一點了。」
金田一耕助打開門上的鎖，推開左右對開的門。一行人不由地

屏住氣息從金田一耕助的身後往屋裡瞧。
這間房子裡有些昏暗，在六月高溫的烘烤下，迎面撲來一股刺

鼻的霉味。
金田一耕助伸手打開室內的照明燈，然後回頭看著站在身後的

智子。
「智子小姐，這個房間跟你當初看到的樣子比起來，有沒有什

麼不同？」智子不安地環視一遍室內的狀況。
緊閉的窗子、靠牆的床舖和長椅、放在長椅子上裝毛線的籃

子、房間中央有一張中國特色的桌子、桌上那把斷柄的月琴……
（一三六）

我大聲問： 「誰？」
齊白道：「他……那個……鬼。」
我更大聲道： 「任何鬼，都曾經是人，任何

人，都有名字，就稱他的名字好了，那個鬼的名
字是什麼？」

齊白張大了口望著我，樣子像是白癡。他的
這種反應，當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而他的這種
神情，竟然維持了一分鐘之久，這真正在考驗我
的忍耐程度——近年來，我涵養好了不知多少，
要是換了以前，早就抓住他的頭髮，把他橫拖倒
拽出去了。

過了一分鐘，他才搖了搖頭： 「不能說，我
答應了他不說的。」

我怒極反笑： 「他是一隻鬼，照你說則是一
隻老鬼，死了好多年了，是不是？多少年？」

齊白喃喃道： 「五百多年了。」
我一聲斷喝。 「一個人死了五百多年，又變

成了鬼，還有什麼可保守秘密的？他為什麼不讓
你說出他的名字來，他還有什麼可怕的？你說這
種鬼話來搪塞我，是想和那老鬼去永遠作伴？
」

齊白臉漲得血紅，可知他的心中也十分憤
怒，不到半小時之前，他連站也站不穩，此時居
然霍然起立，氣咻咻道：「衛斯理，你這人，你這人
——就是不講理，什麼都自以為是，我為什麼要騙
你，是他不讓我說，我指天發誓，是他不讓我
說，而當時，他要我保守秘密，我也曾發誓答應
他。」他那樣聲嘶力竭，一副此情唯天可表的樣
子，自然不會打動我，我 「嘿嘿」冷笑： 「像你
這種人，發誓的時候臉不應該對天，應該對地。
所有的古墓全在地下，你整天向地下掘，小心有
一天，掘到了地獄去。」

齊白用可伯的神情盯著我，我則冷冷地望著
他。過了好一會，才看出他是盡了最大的努力：
「你不想聽我和那鬼在一起的經過了？」

我立即回答： 「想，非但想，而且想得很。
」

他忙道： 「那就——」
我一聲大喝，打斷了他的話頭： 「我要聽一

個完整的故事，有確切的人名、地點、發生故事
的一切詳細背景，而不要聽你在某時某地某古墓
之中遇見了某個鬼。」

我一口氣說下來，齊白臉上紅了青，青了
紅，好半晌講不出話來。

我又道： 「看你剛才來的情形，你極需我的
幫助，你要人幫助，就必須把一切都告訴別人，而
不作保留。」

齊白歎了一聲，坐下來，雙手托住了頭，一
會，才道： 「你錯了，我的情形不好則由於遇到
的事太詭異，我說過了，我不是害怕，我也不要
你什麼幫助，事實上也幫不了什麼。」

我給他氣得幾乎說不出話來： 「那你來找我
幹什麼？」

齊白一字一頓： 「想來和人分享……奇異遭
遇，或許，如果那願意，你也可以有機會……和
他見面。」

（十四）

裴公子道： 「宣仁兄不信小弟之言，你再去細訪，不必在此發
癡了。小弟就此告別。」說罷，把手一拱，就敲樓下後門進去。

少頃，後門緊閉。宣公子見裴公子果從他樓下後門入內，果然
此樓是他家的。但他令妹怎與寶珠生得一般無二？事有可疑。且前
日夢中說 「寶珠不死，汝休輕生」，莫非寶珠猶在世間？好令人難
解。一面想著，一面轉身而回。

到了自己府中，見過父母，仍歸書房坐下，癡癡呆想： 「裴兄
上次約我出去閒遊到他府中，受裴年伯一番挫折，今日又苦苦約我
出去逛逛。到他後花園門口，說了許多鬼話，他就撇我一人在外，
獨自家去。此人毫無一點朋情，以後這等人不必與他相交了。」

想罷，歎息一回，忽叫聲： 「且住！曾聞得裴年伯祇有兩女，
一字趙通政，一字江都督，俱已受聘。哪裡又有個女兒？且方才雪
洞中所見之佳人，分明是寶珠模樣！裴兄怎說是他令妹？天下同模
同樣的原有，怎麼這等廝像？」宣公子想到此處，忽又拍掌大笑，
歡喜起來，道： 「莫非寶珠落水之時，是裴年伯救了回來，也未可
知。謊說是他女兒，與我做媒，怕的柯老知道，又起風波。這是裴
年伯一團美意。哎喲，不好了！若當真有此事，豈不被我一陣粗莽
性氣送吊了我的好姻緣，令人可恨！」

說著，祇是跌足叫屈。又轉一念道： 「寶珠生死並無確信，何
必徒費神思！哎，若是寶珠真死，蒼天呀！我宣登鰲何福薄至此，
連一個有才有貌的佳人也消受不起？生我宣登鰲在世上有何用處！
」想到這裡，又是淚珠雙垂，好不傷心。哭了一回，暗想： 「裴家
父子說話吞吐，其中事（足亦）可疑。也罷，我聞得裴府花園中有
座聽月樓，乃仙筆題的，並有仙詩四句。我久已要去一看，因病糾
纏，是以耽誤，未曾去得。今可惜此探訪名樓並美人消息。

但解鈴還是繫鈴人，仍要去找裴兄引進方妥。」想定主意，且
歇息一夜，明早且去到裴府走遭。說罷，已是掌燈時候。用過晚
膳，也無心去看書，便解衣上床，安寢一夜。心下亂想，不曾合
眼。到了天明起身，梳洗已畢，用過早湯，即到後常，請了父母早
安，詭言出去會文，帶了書僮，出了府門，一直向裴府而來。

不消片刻，已到裴府。宣公子問門公道： 「你家公子可在書
房？」門公回道： 「公子不在書房，在花園內看秋色去了。」

（三十九）

金蒲孤一笑道： 「幸而前輩提出得早，
我們還來得及趕在他面前，否則真是不堪設
想，事不宜遲，我們還是早點動身吧！」

南海漁人想想道：
「可是崇明散人也不好對付，好話講不

通，動蠻的更是自己吃虧！」
金蒲孤笑笑道： 「我們祇要趕到地頭，

其餘的事讓劉素客替我代辦？假如他得了
手，我們可以來個漁人得利！」

南海漁人不信道： 「劉素客真的會去
嗎？」

金蒲孤笑道：
「我想他是會去的，假如他不去，我們

就權當逛一次東海，來個萬里壯游吧！」
南海漁人輕吁一口氣道：
「老弟的意思是說假如劉素客不去謀修

羅刀，我們也不動手了……」
金蒲孤正色道；
「是的！崇明散人隱居海外，與世無

爭，我們不必去擾亂他的安靜，我相信前
輩也不是想從他手中奪取修羅刀吧，以前
輩的武功，也無須再仗利器以雄視天下
……」

南海漁人遲疑地道：「不得修羅刀，就無
法剖開鐵甲神鱷的皮腹制甲……」

金蒲孤仍是莊容地道：

「前輩志在釣鱷，並非想得到鱷鱗制
甲，釣鱷所用的百足蚯蚓前輩已在握中……
」

南海漁人道： 「把它釣起來有什麼用
呢，又沒有方法可以致它於死命……」

金蒲孤目綻神光道：
「釣者志不在得魚，家師也好此道，可

是他老人家釣起來的魚，仍是放回水中，前輩
假如沒有這種胸襟，就不必打著南海漁人這
個名號了！」

南海漁人被這一番義正詞嚴的話說得滿
臉通紅，半晌才在懷中掏出一個小匣子丟在
地大歎道：

「老弟！今天我才算是得到了一個真正
的教訓，釣者志不在魚，這句話我當引為
終生的銘言，匣中是我從百粵搜來的化鐵
神膠，我發誓不再用到它……」

金蒲孤朝他作了一揖，莊敬地道： 「前
輩高潔胸懷，松月心襟，再說謹致無上敬
意！」

南海漁人十分慚愧地道：
「老弟！別再說了，若非你一番開導，

我永遠是個貪心的漁夫而已……我們是怎麼
個走法？」

金蒲抓想了一下道：
「要快自然是乘鋼羽最好，可是這一來

就失去了行萬里路增長見識的機會了，因此
我主張從此地陸行至揚子江畔，再買舟東下
……」

南海漁人道： 「好是好！不過這樣豈非
要落在劉素客的後面了嗎？」

金蒲孤笑道：
「劉素客縱然要去，也不會急在這兩

天，他火焚萬象谷後，一定要找一個落腳的
地方，那可不是兩三天可以解決的，所以我
們絕不會比他慢！」

南海漁人點點頭道： 「好吧！反正我總
是聽你的？」

金蒲孤遂抬手把鋼羽叫了過來，對它作
了一番交代，然後與南海漁人作伴離去，等
他們走後，鋼羽過來啄起南海漁人留下內貯
化鐵神膠的小匣子，振翼穿雲而去！

越過浙東山地，來到蘇皖交界的當塗縣
境，先瀏覽了一下採石肌的江山勝況，兩個
人才賃了一艘帆船，順江而下，順水加上順
風，舟行頗速，走了兩日夜，他們已經泊抵
東吳的姑蘇。

金蒲孤忽然提議在此停留一夜，意欲欣
賞一下古人詩中夜半鐘聲到客船的詩情，南
海漁人雖不表反對，卻另外對他建議道：

「金老弟，姑蘇勝境很多，姑蘇台，虎
邱山，吳王墓等，什麼地方不好玩，何必巴
巴地守在船中聽寒山寺的鐘聲呢？」

金蒲孤笑笑道： 「我倒是頗有意思玩上
一天，但不知道人家有沒有那個興趣！」

南海漁人微愕道： 「人家？人家是誰？
」

金蒲孤笑指遠處一艘巨舫道： 「那條船
上的人！」 （九十）


